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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与打麻将应该是截然不同
的消遣方式。钓鱼是修身养性，讲究
一个心静；打麻将则充满了欲望，功
利性很强，计较输赢。林总同时喜欢
这两种几乎是矛盾的娱乐方式，也很
耐人寻味。

因为有高上，宋书恩不知不觉中
就进入了林总的私密生活。无论洗
澡、打牌、钓鱼，约宋书恩成为林总的
习惯。

第一次陪林总去钓鱼，是一个夏
初的周六。林总先约了高上，让高上
通知他。等到打的去了鱼塘，发现还
有常鸣。他已经从采编中心主任升
任编委，与厉总及另外两名编委轮流
值班负责报纸总审签了。

见了面，林总对宋书恩说：“书恩
也是主任了，不能像以前那么拼打
了，现在特稿部轻松多了，星期天也
得抽时间放松放松。”

宋书恩说：“我听林总的。”
林总摇摇头，说：“别那么拘谨

嘛，大家都是弟兄，没事了一起出来
活动活动。你看人家高上，那业余生
活真叫潇洒，钓鱼、打牌，洗澡、按摩，

多美啊。”
高上接道：“看林总说的，

跟学兄比我那只能算低级趣

味。哪像林总，经常出入高尔夫球
场、保龄球馆、健身房，你那才叫品
质。”

林总笑道：“说真话，我还真不喜
欢高尔夫、保龄球，偶然去一下也是
装装高雅，我更喜欢打麻将，其次是
钓鱼。”

夏初的气温已经热得像模像样，
上午十点的阳光炽热难耐。林总与
高上各执一竿并排坐在一棵垂柳树
下垂钓。宋书恩与常鸣各执一竿在

鱼塘一角陪钓。常鸣说他不光
不喜欢钓鱼，技艺也特别差，
从开始陪林总钓鱼有十多次了，从
来没有钓到过一条鱼，很多时候都
是坐在树荫下手握鱼竿睡大觉。宋
书恩是第一次钓鱼，很新奇，所以
很认真地做饵、下钩，然后耐心地
等着鱼咬钩。没多大会，他硬是第
一个钓到一条三四斤重的草鱼。

宋书恩拿起抄网准备把鱼拉上
来，被林总看见，他喊道：“书恩你
那样拉可不中，等我过去。”

林总说着把自己的鱼竿放下跑
过来，手把手教宋书恩怎样遛鱼，
把鱼遛得没劲了，才用抄网把鱼网
住。高上也跑过来，说：“靠，书恩
运气好啊，第一次钓鱼，还让你第
一个钓住。”

林总说：“书恩稳，沉得住气，
是个钓鱼的好手。常鸣性子急，钓
鱼就不中。”

高上说：“书恩听了吧，你们老
总这是夸你呢。”

到中午，一共钓到五条鱼，林
总钓了一条鲤鱼，一条鲟鱼；高上
钓到一条生鱼；宋书恩钓到一条草
鱼，一条鲫鱼；常鸣则稳稳地睡了
一觉。

连连 载载
“我去看看！”丹红非要回

去，被刘明理死死拉住。
“娘！”丹红急哭了。
魏兰英要掩护大家逃跑。她知

道，一起跑是很危险的。她要把鬼子
吸引走。

这是一个狭长的山沟。野藤杂
草，满地石头。没有可供躲避的地
方。

应该说，这也正是魏兰英理想的
地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明显地
吸引鬼子。

鬼子们已经不急，一个个端枪紧
跟，他们知道，面前这个女人注定跑
不掉了。

魏兰英继续跑着，到了尽头才发
现，这个山沟是条死路。

魏兰英停下来，看看追过来的十
几个鬼子兵，她知道民兵们已经跑掉
了。她很镇定，擦着头上的汗，故意
把头发扯下来一绺盖住脸庞。

十几个鬼子兵全都追了过来，他
们也都站下来，并不急着动手。

龟村走了过来，看着面前的女
人。魏兰英的衣服被挂烂数处，露出
雪白的肩膀和小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龟
村忽然奸笑起来。

鬼子兵明白了队长的意图，也都
跟着奸笑。

龟村把指挥刀递给旁边的士兵，
脱掉上衣，露出一片零乱的胸毛。

魏兰英向后退着。
龟村一步步向前逼来，向她伸出

双手。
魏兰英看他过来了，猛地跳出

来，向着鬼子兵跑去。
龟村不慌，又跟着追出来，几个

鬼子兵伸着胳膊，捉鸡似的赶来帮忙。
圈子越围越小。
魏兰英忽然从衣兜里掏出手榴

弹，猛地扯出拉环！
“啊——”鬼子惊呆了，全都木木

地站在了那里。
魏兰英把手榴弹高高举起，猛地

拉响：轰——
悠长的回声在群山回荡。
山顶上的二小看得真切，撕心裂

肺一声长号：“娘——”
魏兰英被炸死。龟村也被炸

死。在她的身边，躺着几具血肉模糊
的尸体。

手榴弹的烟雾柱子一样从山沟的
深处冲天而起，越升越粗，越升越
快，直刺山巅之上翻卷的乌云。那是
娘的枪声。在娘粗大威猛的枪声面
前，一切的枪响都变得无足轻重。娘
给了他强烈威猛的高贵感，他从此蔑
视一切的枪声。娘，再一次做了他
的榜样！

两声炸雷骤响，天忽然落起雨
来。

“ 娘 —— 娘 —— 娘 啊
——”二小在山顶奔跑着，回应
着二小哭喊声的是天上滚滚
的雷鸣和满世界哗哗的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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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的书籍多次遭受
“劫难”。

15年前，因为离开郑州“漂”到
北京打工，从租住的房屋里整理出
了1000多册书，经过200公里的长
途班车颠簸，送回老家淮阳。因为
途中遇雨，包裹书籍的塑料布被风
吹散，淋毁了放置在车顶货架上的
近百本书。下车的时候，在书堆中
千挑万拣找出两本盗版书，满足了
司机读书的“迫切之情”。十年前，
我全家从淮阳迁到郑州，家里的书
籍已经积攒了近 2000册。为了节
省费用，老婆自作主张，把那些她认
为“没用”的图书卖了垃圾，待我知
道后，已经找不到收垃圾人的踪影
了。只好暗暗祈祷，希望那些书能
进入旧书市场流转，而不是进入造
纸厂化为纸浆了。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百姓
家藏书无法和“大家”“富绅”藏书相
比。因为爱藏书，退隐的明朝兵部
右侍郎范钦建起了天一阁，藏书7万
余卷，如今是亚洲最古老的图书馆
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
一。还有位于浙江省南浔古镇的嘉
业堂藏书楼，系当地富商刘镛孙刘
承干所建，其藏书规模宏大，藏书丰
富，被称为中国近代最牛的私家藏
书楼。百姓家的藏书却没有这样的
气派，盖不了高楼建不起琼阁，只能
站几只书柜，贴几条壁橱，藏书量再
大，一间书屋就满足了。公退之暇，
站在书房之中放眼望去，各色各样的
图书在书柜中整齐排列，如同整装待
阅的士兵方阵，这个时候，心中不由
得升起一种自豪感：即使家财万贯，
怎如这家藏万卷诗书心里踏实？

“心里踏实”这句话是说给朋友
“李百万”听的。李百万是绰号，并
且还是二十年前的绰号，如今叫他

“千万”也可能辱没了他的身价。他
开了一家纸业公司，生意做得风生
水起，日进斗金。听我说了“心里踏
实”的话后，他一言不发，带我走进
他的生产车间，拿起一捆包装精美
的卫生纸放在鼻下嗅了嗅说：“我嗅
到了你家图书的味道！”

李百万的话听来刻薄，却是大实
话。对读书人、写作者、藏书家来说，
且抛开历朝历代的焚书、毁书之灾，
即使是在太平盛世，谁又能保证自己
的图书不被送进纸厂化作纸浆呢？
如今，图书动辄印刷上万册，流传之
广已经不是稀缺物，免费送进图书
馆，人家都不愿意接收，仅剩卖废品
化纸浆一条路可走。运气好的，可以
再生成纸，再印成书，再一次流传。
运气不好的，就有可能成为卫生纸的
再生材料，成了“揩屁股物”。

藏书，不仅是现代读书人的烦
恼，即使是古人，也难以解脱。北宋
诗人、藏书家陈亚曾有诗云：“满室
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他
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
此诗道尽了藏书者的担忧：自己辛
辛苦苦购来的书，百年之后，若是被
那些败家的子孙卖了，岂不是死不
瞑目？他的担忧确实有一定的道
理，如果子孙不屑，不能衣食丰裕，
不仅会卖旧书挣小钱，也可能卖书
腾地儿谋生活。

如今城市里房价如日中天，一
平方米就是好几万元，家里有个书
房，就被占去了几十万元的空间。
卖了娘老子的藏书，不仅可得卖书
的钱，还能得到价值几十万元的空
间。每每想到此处，我心中便隐隐
作痛，唯恐自己积攒的“书业”被儿
女败坏殆尽，就有了和陈亚同样的
感慨：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
子孙。

♣ 王国华

知味

若无肠粉，早晨就不会这么慵懒，食
客就不会那么苍老，头发也不会那么花
白。皱纹累累的老头和老太，坐在街边
的小饭桌旁，颤颤巍巍把筷子伸向碟子
里的肠粉。他们像镜子一样照着我。下
了一夜的雨，微风荡漾，地面半湿半干，
阳光还不是很热烈。时光在肠粉中一个
早晨一个早晨地荒废。

店主是一对夫妻，一个收钱，一个做
肠粉。做肠粉和收钱的速度一样快。都
是一个接一个，中间无停歇。

中年男舀出一勺米浆，在铁板上一
刷，上面打一个鸡蛋，所谓蛋肠。放牛肉、
猪肉等，即肉肠。放几根生菜，是素肠。
推进蒸笼里，一分钟后取出，用薄薄的铁
铲将其卷起，咔咔切成几段，放入碟中。
大酒楼里的早茶店，肠粉光滑洁净，不知
怎么做出来的。街头的肠粉则皱皱巴巴，
形似猪肠，曰“猪肠粉”，后慢慢省略，叫作
肠粉。其酱料有甜有咸有酸。各家肠粉
店常常因地制宜，馅料、调料、佐料变化无
常。无统一，才有意外之惊喜。

上学的孩子很少坐下来吃，他们一
手端打包盒，一手拿一次性筷子，边走边
吃。晨光追着他们往前走。我写过顺口
溜《上学即景》：“睡眼惺忪弓着腰，一根
油条嘴上叼。绿灯一亮撒腿跑，背后晃
着大书包。”南方孩子吃油条的少，某天
被我见着，忍不住发了微信。

每个周末给女儿买早餐，问她吃什
么。那边还没说话，这边答案已经出来
了：肠粉。

从东北到岭南，十多岁的她一度抵
触。对什么都好奇，对什么都不满。尤其
食物，吃两口就停下，用一副不屑一顾的样
子来抵抗变化。对肠粉亦如此。也就三五
年间，她和同学约好吃早餐，都是吃肠粉。
自己点早餐，也是肠粉。甘之如饴。

我接触肠粉比女儿早。当年去北海
参加笔会，早晨不吃酒店的自助餐，和一
位文友跑出去瞎吃，每人点了一个肠粉，
不同口味，换着吃。到深圳后，楼前楼后
的早餐店全部主打肠粉。我尝过几次新
鲜，现在还要找油条喝豆浆。我喜欢这
个地方，认可这里的环境，是除了饮食之
外的其他事物。南移之后，想法悄悄改
变，生活观颠簸定型，唯胃口固执着少年
时打下的基础。

好在女儿正少年。

夏至刚过，趁着天还不热，去了一
趟白洋淀。

六月里的白洋淀，风景这边独好。
浩浩瀚瀚湖面，碧波荡漾。湖中遍布的
成方成片的芦苇，已蹿出水面两米多高，
风吹苇动，跌宕起伏，场面无比壮观。野
生的荷花，开得满湖都是，把湖水点缀得
五彩缤纷。成群的白鹭和其他不知名
的飞鸟，在芦苇和荷花丛中自由自在地
飞翔。

这片美丽的水域，曾是英雄辈出的
水域。那纵深的芦苇荡里，回荡着一股
英雄气。雁翎队及《小兵张嘎》的故事，
就发生在这里。

我是第二次来到这里，每次乘游艇
穿行于芦苇荡间，都会油然地对抗日英
雄们产生一种敬畏之情。

从岸边到水中小岛，乘坐游艇，需
要半个小时的航程。游艇在芦苇荡中
间的主航道上航行。在主航道两侧，每
隔不远都有一处可供小船行驶的水道，

小水道纵横交错，如八卦迷宫，神秘而不
可测。小水道的深处，处处都可以藏身，
处处都充满了玄机。此刻，脑海里便会
浮现出雁翎队员们划着小船，突然从四
面的芦苇丛中出来打击敌人运输船的
画面。往日的硝烟似乎还弥漫在这泱
泱的芦苇荡中，时时提醒享受着太平盛
世的人们，切莫忘记曾遭外敌入侵的那
段屈辱的历史。

游艇一路破浪前行，两侧的芦苇被
甩在了身后，渐行渐远，而前方的芦苇又
迎面而来，好像整个芦苇在前后移动，而
非船行。游艇过后，身后卷起层层浪花，
来回穿梭运送游客的小艇，把并不宽泛
的航道水面翻腾得波涛汹涌。

夜宿水中小岛农家客栈。小岛四
面环水，环境优雅，空气清新。到这里，
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你可
以尽情地大口呼吸新鲜的氧气。夜，非
常地静，绝无闹市区里的那种嘈杂。

黎明时分，布谷鸟已栖落在高高的

杨柳树梢开始鸣叫，成群的白鹭，也开始
在荷花荷叶上起起落落，给还在安静中
的小岛增添了一份灵气。

东方的天空，开始透出红晕。渐渐
地，一轮红日从远际水面上的芦苇丛中
慢慢地露出，东方天空中挂着的彩幔似
的云，顷刻间变成了灿烂的彩霞。彩霞
随着日出而不断地改变着颜色，由最初
的暗红变成深红，由深红变成大红。那
如火的彩霞，红得耀眼，红得透亮，红得
令人精神振奋。红日、朝霞落入水中，把
整个白洋淀染成了红彤彤的世界，形成
了一幅霞光与白鹭齐飞、湖水与长天一
色的美丽画卷。

乘双桨小船到湖之深处赏荷。此
刻风平浪静，宽阔而清澈的水面上，泛着
无数条向着一个方向运动的小波纹，在
阳光的照射下，闪闪烁烁。船行之处，惊
起一片鸥鹭。

在岸边望到的那一片片野生荷，到
了眼前，却是十分的美艳。野生的小荷

傍着芦苇而生，大片大片的荷叶冒水而
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有的紧贴水面，
依水而卧，有的脱水而出，直挺挺地立
于水中。紧盯着一朵粉色的荷花仔细
地欣赏，外围一层层粉色的花瓣，簇拥
着一束红黄色的花蕊，红黄色细丝似的
花蕊，拱卫着花心处金黄色的花盘,一
花多彩，奇艳无比。不得不惊叹大自然
的神工，竟造出这般玲珑的美物来。倾
鼻闻香，美丽的荷花散发出的香气，令
人销魂、陶醉、无我。这花香，随风飘荡
在白洋淀的空气里，空气都变成了香甜
的味道。我忽然想，这满湖里的荷花，
不正是英勇的雁翎队员们那美丽的化
身吗？

六月里的白洋淀，处处都是看不完
的风景。

如今的白洋淀，已被规划在雄安新
区内，在生态优先的建设理念中，这片充
满英雄气概的水域，将迎来朝霞般美丽
的未来。

幽谷雅韵幽谷雅韵（（国画国画）） 张海疆张海疆

《中国通史》史学大师吕思勉
经典之作，含章文库·大家谈系列
之一。该书旨在按照历史年代的发
展顺序，从中国古代的开化，一直
讲到了革命途中的中国，大量叙述
了中国历史的演变以及历史重大
事件，面面俱到。

含章文库·大家谈是一套汇集
古今中外各领域学术大家成果的
丛书。系列著述均经过各位大师精
雕细琢，脉络清晰，通俗易懂。有的
区区数万字，便可见清晰脉络，篇
幅短小，却在细微之处见真章，虽
是小书，却蕴含着巨大能量；有的

卷帙浩繁，却字字珠玑。一词一句
均经过反复斟酌，大处落墨，小处
显锋，读来酣畅淋漓，荡气回肠。

《中国通史》作者吕思勉为我
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之师，他与
陈寅恪、钱穆、陈垣一起，有“前辈
史学四大家”之称。其文风严谨，视
野广阔，研究深入，分析精到。很多
作品都已经成为经典之作。除了个
别字和标点做了现代化的改动，该
书基本保持民国最初的样貌，只是
为了让读者拥有原汁原味的阅读
体验。如原文中夹注的保留，会有
助于读者快速理解内容。

新书架

《中国通史》：尽显中国历史大势和发展脉络
♣ 凤 凰

李老汉执拗得有点离谱，为更名
的事跑了无数趟，似乎这名字要不改
过来他会疯掉。

这天，小梁书记在北坡山岗上帮
贫困户王大娘刨红薯。李老汉又找来
了，脸上憋着一坨子怨忿：“我这事你
管还是不管了？你是驻村第一书记，你
给我个囫囵话，要是不管，我去乡里说
叨去。”

小梁书记拄着镢头，微笑一声：
“大叔，咱都六七十的人了，名字用了
几十年，挺好的，现在非要改过来，有
啥用处哩。”

“用处大着哩。”
“改名字要经派出所好几道程序，

很麻烦。”
“不麻烦我还不来找你哩。”
“你看我这一摊子事，为这事跑前

跑后……”
“群众的事无大小，谁说的？我是

贫困户，这事你要不管，检查组再来，
可别怪我捅出去。”

小梁书记淡定不下来了，明白再
多的解释也捋不直按不住老人的倔
筋，他急忙拉住李老汉：“咱不改不行
吗？不改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不行。不改憋得我难受。”
“您说说理由。”
李老汉扑通一声坐在红薯秧上，

梗着脖子说：“我原名叫李清贤，听别
人说这名字的意思是清清白白，贤德
贤达，能混得像乡绅乡贤一样的头面

人物。办理身份证那年，大队会计张坷
垃把我的名字写成了李青献，他这一
写不打紧，我算青草变黄叶，一辈子把
啥都献出来了，弄得我连个女人也没
娶到，落个光棍汉，最后还让政府来扶
贫我。现在张坷垃早死了，骨头都变成
灰了，我找谁去？”

小梁书记觉得好笑，问：“改过来
就好了？”

李老汉的脖筋拧巴得像生硬的红
薯秧子：“改过来，说不准就能时来运
转，交上好运。”

小梁书记嘿嘿一笑：“这理由站不
稳，没法给人家说。还有别的吗？”

李老汉眨巴着眼，思谋了一阵儿，
压低声音说：“还有。咱村不是还有一
个叫李青献的嘛，家里的情况你也 22
知道，老人有病，儿女上学，虽说没划
上贫困户，可那日子过得清汤寡水，家

里穷得叮咚响。他和我同村同组，虽说
不住一道沟，我和他同名同姓，穷气也
有摸错门的时候，我能不倒霉？”

小梁书记听完嘿嘿地笑。
“你笑啥？”
“我笑这理由咋跟派出所说啊。”
“我这一辈子就毁在这个不吉利

的名字上了。你管还是不管？”
“这样吧大叔，这也不是一半句话

的事。我抽时间去派出所先给人家打
个招呼，慢慢来。”

“推托哩，是吧？我可等不及。”
小梁书记无奈，点头表态：“我答

应你，帮这个忙，尽量往前赶。”
李老汉背着手走了。临走硬邦邦

丢下一句：“我只等你一个月，没准信，
咱有好看。”

一个月内，李老汉果然没再来找
过小梁书记。一个月过后，李老汉等不

来想要的结果，憋出事了。
那天早上，老人手拿一条绳子在

村里疯跑，边跑边吆喝：“不活了，不如
一根绳子吊死算了。村里的老少爷们，
我死了帮忙把我埋了，别让我吊树上
被鹰剔吃了。”

村 里 人 追 赶 过 去 ，李老汉已 经
把绳子搭在了村口的歪脖柳树上，
正踮着脚往绳套里钻。小梁书记跑
得快，上前紧紧抱住了老人：“您咋
这么糊涂呢。这点小事值当寻短见
嘛？”

李老汉趁势躺在地上，悄悄乜斜
一眼小梁书记：“你别管我，名字不改
过来，日子还有啥过头。”

小梁书记拗不过老人，唯恐有个
闪失，咋向全村交代哩。接下来的时
间，他不停地往派出所跑。

半月后，事情办成了。小梁书记把
新的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送给老人
时，李老汉心里暗暗地发笑：“吓吓你
还真管用。”

春节前夕，领导到村里慰问，送来
了大袋小兜的东西，到了李老汉家门
口。老人开门问道：“你们这是？”

有人上前忙说：“领导来慰问贫困
户呢。”

老人说：“你们弄错了，我叫李清
贤，不是贫困户，贫困户李青献家住
西沟。”

慰问的人马向西沟走去。老人虚
掩了门，把脸上的暗喜关在自家院里。

♣ 叶剑秀

微型小说

书人书话

♣ 贾国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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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得山川秀
迎来气象清（书法） 石和平

李老汉更名

♣ 张志峰

六月里的白洋淀

肠 粉

藏书者的苦恼

八月天 著


